
我的幸福

履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红莉

有人说马克思是个幸福的人，

简直太走运、太幸福了。吾也认为是

如此。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家

庭，而很多人出身贫寒；马克思有一

位青梅竹马的爱人， 而很多人的青

春只是在幻想一个爱人； 马克思青

梅竹马的爱人后来还嫁给了他，并

对他终身坚贞不渝， 真正实现了爱

情的美好誓言：不论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疾病、年轻还是衰老，始终

不离不弃。 马克思还有一位一生志

同道合的朋友恩格斯， 总是在他最

困难的时候帮助他。 无论在他们生

前还是死后， 他们的名字紧紧联系

在一起， 他们共同写作了传世的经

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为了

自己的理想奋斗了一生， 他读了很

多书，洞悉了真理；写了很多书，启

迪了后人。马克思的一生，既成就了

小我，收获了友谊与爱情，也成就了

大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认

为他真得很幸福。

有段日子， 在网络上看到窦靖

童在北京卫视2018跨年晚会上穿着

军大衣，冻得龇牙咧嘴地唱着歌，觉

得这个率性纯真的姑娘很幸福。穿

香奈儿可以配球鞋， 穿军大衣唱自

己写的歌， 留自己喜欢的发型不顾

别人的非议。这是一个有底气、有能

力做自己的姑娘， 她实践了但丁的

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我觉得，我也很幸福。曾经看过

作家史铁生写于1990年的文章《好

运设计》， 史铁生说：“倘有来世，要

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

一副好身体。” 今生的我不太愚钝、

不丑、身体没毛病，其实也占了几分

先天的优越。 史铁生说：“生在穷乡

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

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

好。”我生在普通乡村，不开化也不

太闭塞，祖父父亲老实巴交，但略通

文墨，受过一点所谓的早教，三岁背

过毛泽东诗词《重上井冈山》。如史

铁生文中所言， 童年时期我和朋友

们还真有一次类似冒险的经历，最

后也安全地回来了， 家里人也已经

发动四邻去找我们了。史铁生还说：

“一个幸运的孩子应该有点野性”。

小学二年级， 我拿着装水的啤酒瓶

砸了一个比我高比我大的男孩的

脸，把他的牙砸出了血。也算有点野

性吧。呵呵，看来童年的我还是挺好

运的。

中学时期，我陷入了“少年不识

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期。

初中有一个时期， 每天都写所谓的

诗，更幸福的是还有人交流，她是我

的同学，我的后桌，她叫冬。通过《中

学时代》 交了一个笔友， 章丘四中

的，文字潇洒，文采斐然。不知道真

名，不知道男女，他叫绿万。我们通

信到我初中毕业。 在吃煎饼卷咸菜

的那段时光，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

回忆起来，都感觉很幸福。我几乎是

踩着线上了重点高中的正榜。 后来

高中毕业，又踩着分数线上了大学。

师范院校毕业以后， 又赶上中学扩

招、专科升格，顺利地参加了工作。

在我25岁的时候， 我后来的老公开

始追我， 我庆幸我终究还是嫁给了

爱情。

陈修斋先生写了《关于哲学本

性的思考》，他说：“如果把意义或有

用界定在物质利益、物质财富上，那

么哲学是无用的。但是，哲学可以锻

炼思维能力， 有助于使人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以作立身处世

之本，有助于使人摆脱心灵的桎梏、

解放思想， 开拓心胸， 提高精神境

界。”我庆幸我学了一点哲学，没有

在伤春悲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

庆幸教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

马克思的书这个永远也不会离开我

的朋友，很幸福。


